
文艺研究 2015年第 4期

在中国古代词学史上，周邦彦的词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北宋末年，清真词已广受好

评；从南宋至清末，周邦彦词一直被尊为词学典范。近千年的词学史上，各种词学思潮潮起潮

落，被尊为典范的词人不断更替。清真词虽也不乏批评，但其重要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

响，一直备受推崇。在这种引人瞩目的现象背后，清真词的特质以及在词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

和意义，无疑更加耐人寻味。

一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从北宋末年至南宋末年，清真词流传于坊间，播唱于歌馆，传诵于文

人骚客之间，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宋人刘肃谓其词“欢筵歌席，率知崇爱”①。陈郁说他“二

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②。在这种“当时皆称美成词”③的

社会氛围下，清真词亦受到词学家们的推崇。南宋末，沈义父鲜明提出了“凡作词，当以清真为

主”④的理论表述，清真词的地位被凸显出来。

词是曲调与歌辞的结合品，声文并茂是宋人普遍的审美追求，偏执一端者不免受到批评。

北宋柳永词甚为协律，但文辞鄙亵，颇为时人诟病。苏轼词意度高旷，但豪放不羁，不叶律吕，

孙克强 张海涛

内容提要 周邦彦的词从南宋至清末一直被尊为词学典范。在宋代，清真词因其音律谐婉及境界开阔、手法高妙

而备受推崇；在元、明及清初，清真词以其当行正宗的婉约词风成为这一时期的词学范式；在浙派词学中，周邦彦被尊

为浙中填词之祖，且因其知音守律，其慢词被浙派所效法，故被部分浙派中人所推崇；在常派词学中，“浑化”的清真词

被视为“以无寄托出”的代表，修复并完善常派理论；在晚清词坛，作为公认的词学典范，清真词又为晚清四大家等人所

推举。历代词学家对于清真词的解读，既是当时词坛风尚的反映，又对词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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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到不少讥讽。到了南宋，词人工律者，不免掺入市井粗俗之语，致使文学色彩大打折扣，如

宋末施岳“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⑤。而辛派词

人以文为词，虽极文章之能事，却罕能付之歌喉。对于词坛上这种现象，南宋后期的赵以夫曾

有精辟的概括：“后之倚其声者，语工则音未必谐，音谐则语未必工，斯其难也。”⑥北宋以来，词

人们或是“语工”，或是“音谐”，而难于两全其美。只有两者兼善并美的词家，才有资格成为宋

人心目中的词学典范。宋人对清真词的推崇和言说，正集中于这两个方面：

第一，清真词音律谐婉。周邦彦知音审律，以顾曲周郎自比，所填之词皆可入乐。他曾对词

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定型和增衍，在词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张炎在《词源》中

说：

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

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

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⑦

周邦彦等人“审定古调”，即保留了传世已久的词调并使之定型，同时还通过“移宫换羽”、犯调

等多种方式创制出许多新调，为后人开辟新途。无论是按旧谱填词，还是自度新曲，清真词都

是一个可以依据的权威范本。南宋中期以后，词乐失传、旧谱零落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

下，那些追求词乐本色的词家便以清真词为“词谱”。南宋末年的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几乎

遍和《清真集》的词调，谨守其句读字声。而像吴文英等词人，其所作但有《清真集》中牌调，字

声亦往往悉依周词。沈义父说：“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⑧又说：“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

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⑨在不谙词乐的情况下，人们以

举世公认为“好腔”的清真词为谱，这无疑是对清真词音律谐婉的最好证明。

第二，清真词进一步拓展了词的境界和表现手法。袁行霈曾指出：“周邦彦的词是一种诗

味很浓的词，或者说是文人气很浓的词。”⑩《花间集》是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但仍带有浓郁

的乐工歌妓的色彩，所体现的词体特质是香软的、绮靡的和带有娱乐性的。所谓“香而软”，是

五代词人孙光宪对温庭筠词风格的概括輥輯訛，亦成为后世对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五代文人词

的风格特征的认识，同时又被视为词体的当行本色的特征。从五代到北宋末年，浸润诗书已久

的词人们逐渐疏离了这种香软绮靡、镂金错彩的风格，开始期待一种能够充分、自由地抒发文

人、士大夫情怀、志向的崭新词风。清真词即在保留词体传统主题和婉约本色的前提下，进一

步拓展了词的境界和表现手法，使词体别开生面。试举数端以证之：

其一，在章法结构上，清真词一改柳词“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輥輰訛，即平铺直叙、一

览无余的方式，代之以颠倒错综，甚至是时空变换，从而产生了“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輥輱訛的境

界。吴世昌曾指出清真词章法结构的手法：“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使无生者变为有生，有生

者另有新境。”輥輲訛如其《瑞龙吟》（章台路）词即用这种方法。全词写景、叙事、抒情，时空交错变

换，造成感慨万端、低徊欲绝的效果。清代陈廷焯评周邦彦词：“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

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輥輳訛正是这种开合有致的

章法，使周邦彦的词显示出感情的浑厚和表达的蕴藉，从而展现出深受文人推崇的沉郁顿挫

的境界。

其二，在意境的营造和渲染上，清真词别开生面。沈义父《乐府指迷》称赞清真词：“结句须

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尾最好。如清真之‘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又‘掩重关，遍城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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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之类是也。”輥輴訛如将清真词与柳永词相比，结句的“以景结”和“以情结”可谓雅俗的一个分

界。“以景结”的清真词“含有余不尽之意”，增强了词的意境和韵味。

其三，在句法语言上，周邦彦善于隐括古人诗句入词，使词体典雅化。陈振孙谓其“多用唐

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輥輵訛。张炎亦谓“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輥輶訛。沈义父也说周词

“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輥輷訛。

乍看起来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技巧，事实上它却起到了词体典雅化、文人化的效果。沈义父说：

“要求字面，当看温飞卿、李长吉、李商隐及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輦輮訛周

邦彦正是善于采摘前人诗句中的“好而不俗者”，故其词亦呈现出“好而不俗”的特色。

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尝引吴文英论词之语：“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

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輦輯訛强调音律之协与文辞之雅，音谐语工、声文并茂是宋人的普遍追

求。沈义父还说：“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輦輰訛并由此提出：“凡作词，当以清真为

主。”輦輱訛清真词之被推尊，解决了宋代词学的一大困惑，同时也为后世词学树立了典范。

在元、明以及清代初期，词学家们普遍接受宋人的观念，以周邦彦为填词的大家。明人毛

晋谓周邦彦词“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予备述也”輦輲訛。清初贺裳也说：“周清真人所

共称。”輦輳訛在这个时期，清真词被视为词家正宗当行本色的代表。

元代词学上承宋季，清真词仍为世所重。元人程钜夫说：“予于近世诸家乐府，惟清真犂然

当于心。”輦輴訛王礼更是将清真词视为文人词的典范。他说：“自《花间集》后，雅而不俚，丽而不浮，

合中有开，急处能缓，用事而不为事用，叙实而不至塞滞，惟清真为然。”輦輵訛但亦需注意的是，此

时的清真词已开始失去独尊的地位。元人陆辅之在《词旨》中说：

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

之所短。輦輶訛

陆氏词学渊源于张炎，其论词不专主一家。其心目中的词学范式兼有周、姜、史、吴之长，清真

词只是其取法之一种。

明代词学热衷于讨论词体特性，特别是风格特性。明人提倡诗庄词媚，严守诗词之辨。明

人徐士俊说：“盖诗之一道，譬如康庄九逵，车驱马骤，不能不假步其间。至于词，则深岩曲径，

丛竹幽花，泉几折而始流，桥独木而方渡。”輦輷訛谢榛则将周邦彦词视为区别于诗体的词体范式：

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节。晚唐格卑，声调犹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

辈出，能为一代新声，诗与词为二物，是以宋诗不入弦歌也。輧輮訛

宋人常常讨论诗词之辨，李清照曾强调词“别是一家”輧輯訛，明人进一步提出“诗与词为二物”，清

真词则被视为词体的典范。“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亦持此种观点：

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

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

也，词之变体也。輧輰訛

他认为诗与词有严格的界限，不容含混，温庭筠、韦庄等人的词只可谓“词之变体”；而周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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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正宗的“词人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一直被认为是“词家之祖”的温庭筠，其正宗地

位被周邦彦等人所取代，王世贞的这种认识耐人寻味。

在词体内部，明人崇婉约，抑豪放。王世贞说：“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

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

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輧輱訛王氏认为词体抒情要“宛转”，字面

要“绵丽”，且不避艳冶，贵在能使读者“魂绝”、“色飞”。凡是符合这些要求者，即属于传统婉约

一路的词人，也就都为明人所推崇和激赏，周邦彦正是婉约词的代表，故何良俊说：

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晏叔原诸人

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輧輲訛

在推崇婉约的词学风尚下，清真词便与张先、秦观等同被尊为“当行”、“本色”的典范。

需要注意的是，在明代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唐宋词选本是《草堂诗余》，而《草堂诗余》选

词最多的词人是周邦彦，共选录其词作四十六首，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入选词人輧輳訛。由于《草堂诗

余》的风靡，清真词广为世人所熟知、认可和模仿。明代中期的词曲家陈铎便是一个例证。他的

词集《草堂余意》乃次韵唱和《草堂诗余》而成，词凡一百四十七首，其中和清真词二十首，远多

于其他词人。这种现象与明人将清真词视为“正宗”、“当行本色”的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清初词坛沿袭明末余风，填词、论词皆崇尚北宋婉约柔媚一途。清初人先著说：“四十年

前，海内以词名家者，指屈可数。其时皆取途北宋，以少游、美成为宗。”輧輴訛以美成为宗，即效法北

宋词的清丽婉美之风。彭孙遹说：“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秾至之景写哀怨之情，

称美一时，流声千载。”輧輵訛凡此皆可看出清真词在清初的广泛影响。

在元、明以至清初词坛，词乐失传，宋人声文并茂的要求已经被婉约之体的追求所取代。

论者专主一体，而不专主一家，清真词以其婉美流畅的词体本色占有一席之地。

二

浙西词派是清代主盟词坛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词学流派。晚清蒋敦复说：“浙派词，

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不肯进入北宋人一步，况唐人

乎！”輧輶訛浙西词派，从开山宗主朱彝尊，历中期主将厉鹗，直至殿军郭麐，其主要词学思想一脉相

承，即推崇南宋，尊奉姜、张，提倡雅正。然而在对待清真词的态度上，浙派的词学家们却颇不

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王昶、郭麐等人认为，南宋姜夔、张炎诸子清空醇雅，其品高尚，而“施朱

傅粉，学步习容”輧輷訛的清真词是淫艳浮靡词风的代表，应在排斥之列。与此种认识相悖，有些浙

派词家则从清真词中找到了浙派审美理想的某些因素，于是突破“南宋”、“清雅”的界域，仍将

清真词视为典范。深入考察浙派诸人推崇清真词之论，主要旨趣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清真词作为乡邦词学传统的典范，以完善本派的词统源流。浙派开山祖师朱彝尊

说：

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唐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

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輨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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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为浙派寻根溯源，并以周邦彦为首，体现的是地域文学的观念。如果说朱彝尊还只是泛

泛列举的话，到了厉鹗那里，则已勾勒出周邦彦一脉单传的谱系图。他在《玲珑帘词序》中说：

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协谐，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

松、张约斋、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药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

为时所称。元时嗣响，则张贞居、凌柘轩。明瞿存斋稍为近雅，马鹤窗阑入俗调，一如市伶

语，而清真之派微矣。我朝沈处士去矜号能词，未洗鹤窗余习。出其门者，波靡不返，赖龚

侍御蘅圃起而矫之。绣谷《玲珑帘词》盖继侍御而畅其旨者也。輨輯訛

《玲珑帘词》是吴焯（字尺凫，号绣谷）的词集。厉、吴二人都是杭州人，与周邦彦同乡。厉鹗在此

独推清真词，可谓顺理成章。他以周邦彦为首，列举宋、元、明、清以至吴焯，作为瓣香周词者。

而厉鹗所举诸人皆为杭州人，其所谓“清真之派”实乃“杭州之派”。嗣后又有不少人视周邦彦

为浙中倚声之宗。如杭州人张云璈说：“吾乡倚声之宗，允推清真周氏。嗣其响者，沿波讨源，各

树一帜。”輨輰訛杨文荪说：“窃谓浙中词派自清真、玉照、蘋频洲、山村衣钵相承，履綦未沫。”輨輱訛杭州是

浙派词学的重镇，而厉鹗又是当时的词坛领袖。其推崇周邦彦，必然会对杭州词人群乃至整个

浙派产生影响。但其所言立足于地域乡邦，而非词学本身，故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厉鹗

自己的词作幽艳清寒，亦非效法清真一路，因此这种影响终究有限。

第二，以清真词作为守律派的旗帜。宋、元以降，词乐失传。明人所撰词谱，如《诗余图谱》、

《啸余谱》等，舛误颇多。清初万树《词律》一书，于词之体式平仄，考订精审，颇为词林所称。然

而词毕竟已为案头文学之一种，故清代词学史上始终存在破律与守律之争。浙西词派属于后

者，以音律规范而体现雅正一直是浙西词派强调的重点。

在浙派中，厉鹗便以守律著称，后人称其：“必以律调为先，词藻次之。”輨輲訛他对万树《词律》

颇为推崇，有“去上双声子细论，荆溪万树得专门”輨輳訛之谓。在重视词律的观念下，“律吕协谐”便

成了厉鹗推崇清真词的又一原因。

浙派后期吴锡麒在《芝泉词概序》中说：“今多词家，不舛平仄句读者十之一二，能知四声

节奏者百之一二耳。”輨輴訛针对当时词坛疏于词律的情况，戈载等“后吴中七子”比厉鹗更进一步，

“其论词之旨，则首严于律，次辨于韵，然后选字炼句，遣意命言从之”輨輵訛。其“严于律”便体现在

“细考四声，必求合乎古人，且必求合乎古人之名作以为法”輨輶訛。前文已经提到，南宋末年方千

里、杨泽民等人以周词为谱，谨守四声。也就是说，清真词是严辨四声的源头，词守四声势必要

将周词推为典范。因此，戈载编选《宋七家词选》以畅其音韵之旨，首选便是清真词。戈载说：

欲求正轨以合雅音，惟周清真、史梅溪、姜白石、吴梦窗、周草窗、王碧山、张玉田七

人，允无遗憾。輨輷訛

清真词之所以能与南宋诸家并驾齐驱，就是因为它“合雅音”。正是“其音节又复清妍和雅”輩輮訛的

特点使得戈载推清真词“最为词家之正宗”輩輯訛。“后吴中七子”之一的朱绶也说：“清真、白石、梅

溪、碧山皆所笃嗜。”輩輰訛他们喜好、推崇清真词都是出于鼓吹词律的考虑。

第三，以清真词作为南宋姜、张词的渊源。朱彝尊曾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

慢词则取诸南渡。”輩輱訛令词取法晚唐、北宋，慢词效法南宋，遂成为浙派的家法。但由于人们着意

追摹南宋姜、张清空的词风，故往往重慢词而轻小令。乾、嘉时期的严元照说：“近世词家，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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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小令少。”輩輲訛偏重慢词长调便成为浙派词学的一个标志。朱彝尊说：“若慢词，至南宋而始极

其变，体乃大备。”輩輳訛诚然，慢词至南宋，牌调既多，章法亦繁，炼字琢句的技巧日趋成熟。但若寻

根溯源，姜夔等南宋清雅词家的慢词正是取法清真词。清初受到浙派影响的先著评周邦彦《应

天长慢》（条风布暖）云：

空淡深远，较之石帚作，宁复有异。石帚专得此种笔意，遂于词家另开宗派。如“条风

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尽矣。然渊源相沿，固是一祖一祢也。輩輴訛

清真词中的“空淡深远”之风，被姜夔所继承，并发展为清空一派。周词的章法结构亦为白石所

本，“尧章思路，却是从美成出”輩輵訛，故清真、白石“渊源相沿，固是一祖一祢也”。姜夔之外，其他

南宋词家亦多瓣香周词。先著说：“宋末诸家，皆从美成出。”輩輶訛浙派中人许昂霄评周邦彦《满庭

芳》（风老莺雏）云：“通首疏快，实开南宋诸公之先声。”輩輷訛浙派中期的江昱说：“南渡诸贤更青

出，却亏蓝本在钱塘。”輪輮訛对于南宋词人效法清真词，康熙间的楼俨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至周邦彦熟精音律，而模写物态，又曲尽其妙。盖其一种清气，又开南宋之风矣……

姜夔亦学清真，而能变其面目，独以清虚骚雅倡起吴越。輪輯訛

既然姜夔等人都学清真，那么对于瓣香白石的浙派中人来讲，可以并且应当学白石之所学。于

是，清真词逐渐进入了浙派宗法之内。如厉鹗就说：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

之南宗也。輪輰訛

将清真词与白石词一并归入浙派所推崇的正宗。浙派中期王初桐则将周、姜视作南、北宋词的

双璧。他说：“汴梁自清真而外，不必学也。”輪輱訛又谓：

北宋之英华，至周清真而极；南宋之光气，自石帚而开。清真，北宋之殿石；石帚，南宋

之冠冕。輪輲訛

而阮元更是将朱彝尊的理论做了一番修正，他说：

词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国为宗……慢曲以清真、白石为宗，沿其流者有吴文英、张

炎、卢祖皋、高观国、王沂孙、周密、蒋捷、陈允衡诸人。輪輳訛

朱彝尊以令词当法唐、五代、北宋，慢词当法南宋。且谓：“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缉、卢祖皋、

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輪輴訛就慢词而言，

阮元将周邦彦与姜夔并列，一起作为影响后来的宗主，这反映出浙派师法已经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

王初桐在《选声集自序》中说：“盖自姜、张盛行，海内词人莫不厌言北宋，即知音如周邦

彦，无复窥寻。”輪輵訛诚然，在浙派一统词坛之初，清真词遭受到空前的冷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清真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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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周邦彦又慢慢进入浙派中人的视野，被视为南宋清雅词派的渊源。这体现出时人的目光不

再局限于外在的风格，而是对于词史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王初桐晚年论其自作云：“大

旨仍主姜、张，而出入周、秦。”輪輶訛晚清谢章铤也说：“按国朝之词多宗浙西六家，导源姜、史，旁参

周、秦。”輪輷訛由此可见清真词对于浙派学人的借鉴意义。要之，清真词的被推崇是对“不肯进入北

宋人一步”的浙派词学的一次重大补充。

三

如果说浙派词学家对清真词的态度褒贬兼之颇有矛盾的话，常州词派则又一次将清真词

推向了顶峰。清末蔡嵩云说：“迄清中叶，常州派兴，又尊清真而薄姜、张，以深美闳约为旨，其

流风至今未替。实则清真词派，在南宋末年，沈氏早提倡于前，特见仁见智，古今人微有不同

耳。”輫輮訛继南宋末年之后，清真词在常派理论体系中再次成为无上的至尊。然而“见仁见智，古今

人微有不同”，即词学家们的着眼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常州词派以“意内言外”为旗帜，倡导比

兴寄托。在此背景下，以周济为代表的常派词家发掘出清真词“浑”的特质，将其推到“寄托”的

最高位置。

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张惠言论词强调比兴寄托，在其《词选》中，晚唐温庭筠词占据突出

位置，认为：“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輫輯訛言及宋词，张惠言开出了宋词典范的名单：“宋之

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

焉。”輫輰訛周邦彦列于八人之中。不难看出，张惠言虽将周邦彦视为典范，但并无特别推尊之意。

继张惠言之后，常州派主将周济却将周邦彦推为终极的典范：“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

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輫輱訛周济之所以独尊周邦彦，是与其词学理论

系统相联系的，也体现了他对张惠言词学理论漏洞的弥补。

周济论词亦重“比兴寄托”，但他的“比兴寄托”说较张惠言更为宏通。周济将“寄托”分为

“初学词”和“格调既成”两个阶段，分别以“入”和“出”来表示：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

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

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

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

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輫輲訛

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提示了习词的阶段性，也是对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发展和补救。张惠

言论词执著于词中比兴寄托的设置和解读，甚至不惜锤幽凿险，深文周纳，因而产生了因庄而

伪和因深而屈的弊端。周济认为寄托的最高境界并非简单的类比，而应该是作者“赋情独深，

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即深厚的性情自然流露于词中。而读者“临渊窥鱼，意为鲂

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见仁见智，无法指实其所寄何言，所托何意。在周济看来，清真词便

是这种“无寄托”的典范，不再龂龂刻凿于具体的寄托，体现出了一种浑化之境，此为寄托的最

高层次。

在寄托的最高典范的人选上，周济以周邦彦取代张惠言提倡的温庭筠，这是常州词派“比

兴寄托”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清末蒋兆燮说：“止庵氏作，树清真帜，以招后学，途轨始正。”輫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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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也说：“昔周止庵先生论词首推清真，于《宋四家词选》及《词辨》一再发之，可谓词家准

则。”輫輴訛经过周济的推扬，清真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词学至尊。

周济说清真词的特点是“浑化”，又云：“清真浑厚，正于钩勒处见。他人一钩勒便刻削，清

真愈钩勒，愈浑厚。”輫輵訛作为清真词的艺术特色，“浑”开始成为清代词学重要的理论范畴。晚清

孙麟趾提出作词有十六字诀：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澹、空、皱、韵、超、浑。并认

为：“词至浑，功候十分矣。”輫輶訛常派词家冯煦也说：“周之胜史，则又在‘浑’之一字。词至于浑，而

无可复进矣。”輫輷訛“浑”成为继“清空”之后，清代词坛所追求的又一至高境界。

晚清词坛受到常州派词学影响，周邦彦仍被奉为词学楷模。但这一时期词人蔚起，风格多

样，词学思想较为复杂，事实上人们并未定清真词于一尊。以“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词学家不

断推举新的词学典范，清真词便是他们实现这个目的的有力辅助和补充。

常州派兴起以来，虽然其声势浩大，响应者甚众，但并未能够一统词坛。晚清词坛，词人甚

多，词集甚夥，所谓“道、咸以来，词学大昌。江浙间士，以不能作词为耻”輬輮訛。与此相应，词人风格

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师法温、韦者有之，步趋秦、柳者有之，嗣响苏、辛者有之，瓣香姜、张

者有之。正如清末民初人俞钟诒所说：“今之填词家凡矜修洁者则曰吾姜、张也，趣侧艳者则曰

吾秦、柳也，惊豪放者则曰吾苏、辛也。其棼然杂出、不成一家者且曰吾固无所不赅也。”輬輯訛可以

说，当时词坛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风格多样的局面。由此出入南唐两宋、兼容并包的词学思

想开始兴盛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

词学家不以常派自限，而是力图集前人之大成，自树一帜。一方面，他们推崇清真词，如郑文焯谓

“清真固词中之老杜也”輬輰訛。况周颐说：“乃至《清真》一集，深美闳约，兼赅众长，为两宋关键。”輬輱訛皆

将清真词置于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并不为周词所囿，而是以清真词为中介，推出自己

心目中新的词学榜样。概括起来有以下数端：

其一，周、吴并称，以周推吴。在词学史上，吴文英词历来褒贬不一。从张炎提倡“清空”批

评“质实”开始，梦窗词长久受到贬斥。清代中后期“后吴中七子”的戈载、朱绶和常州词派的周

济，开始认识到吴词的特色与价值，但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四大家才对梦窗词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和重新的发现。四大家等人除了对梦窗词本身进行深入发掘外，还通过考察梦窗词

与清真词的关联、对比，以达到推尊梦窗词的目的。如朱祖谋说：“浣花、玉谿于诗，犹清真、梦

窗于词。”輬輲訛即将周邦彦和吴文英分别比作诗家之杜甫与李商隐。而师事朱祖谋的陈洵则说：

因知学词者，由梦窗以窥美成，犹学诗者由义山以窥少陵，皆涂辙之至正者也。輬輳訛

梦窗可谓大，清真则几于化矣。由大而几化，故当由吴以希周。輬輴訛

在古代诗学中，学杜可以有多种方式，由学李商隐以至杜甫便是一条正轨。陈洵认同朱祖谋的

观点，并提出“由吴以希周”的学词途径。从周济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

化”，再到陈洵的“由吴以希周”，“立周、吴为师，退辛、王为友”輬輵訛，可以明显看出梦窗词地位的

提升。而与朱祖谋同时的张素更是认为周、吴并称，吴犹胜周。他说：

昔尹维晓论宋人词，尝曰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苟为推许而已。清真以格胜，梦窗

以气胜。夫格者，显露于外，有目所易知。气者，潜蓄于内，浅人所难晓。梦窗词之眇曼而

幽咽，皆气为之，万非可以袭取者。輬輶訛

清真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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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认同宋人并称周、吴，但认为清真词以外在之“格”胜，相对容易认识和模仿；梦窗词以内

在之“气”胜，既难知，又难学。姑且不论其言公允与否，他的确通过周、吴对比的方式鼓吹了梦

窗词。

其二，周、柳并称，以周溯柳。柳永词在词学史上饱受非议，晚清词学家对柳词有翻案之

举輬輷訛。如郑文焯对柳词的重新认识颇为引人注目。郑氏在肯定柳词有气韵，有寄托，长于章法语

言的基础上，还通过以柳比周，甚至指出柳词乃周词之源来加以推扬。他说：“屯田则宋专家，

其高浑处不减清真。”輭輮訛并从声、情、文并茂，骨气神韵，比兴寄托等多个角度并举周、柳：

故词者，声之文也，情之华也，非娴于声，深于情，其文必不足以达之。三者具而后可

以言工，不綦难乎？求之两宋，清真外微耆卿其谁欤？輭輯訛

（耆卿词）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惟清真能与颉颃。輭輰訛

尝以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

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輭輱訛

周、柳词高健处惟在写景，而景中人自有无限凄异之致，令人歌笑出地，正如黄祖叹

祢生，悉如吾胸中所欲言，诚非深于比兴，不能到此境也。輭輲訛

在郑氏看来，柳词与周词并无二致，都是词学的典范。甚至于“盖能见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真之

神”輭輳訛，学周词先要学柳词。显然，郑文焯将柳永与周邦彦相提并论，目的是借重周词以推扬柳

词。郑氏之后，人们每每并举周、柳，以为词家之冠。如冒广生云：“词家之圣莫圣于柳、周。”輭輴訛

清末学人邵章则说：

余谓凡效倚声，宜立三槷：觉翁植其体，清真导其路，柳公神其用。然后撷采众长，自

抒灵抱，庶几不远。輭輵訛

邵氏以梦窗词“植其体”，以清真词“导其路”，以耆卿词“神其用”，显然是将柳词视为最高的境

界。而以此三人作为填词的三大标准，鲜明反映出晚清词学吴、柳二人地位的上升以及这种上

升有赖于对清真词的某种依附。

其三，周、姜并称，以周比姜。姜夔在词学史上几经浮沉，自清代浙派主盟词坛以来大放异

彩，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清代中期以后，词坛风尚慢慢发生转变。张文虎说：“二十年前言长

短句者，家白石而户玉田，使苏、辛不得为词，今则俎豆二窗而祧姜、张矣。”輭輶訛即学梦窗、草窗者

日多，姜、张之风式微。常州词派兴起以来，姜夔的地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

晚清四大家“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輭輷訛，自然不会无视知音协律的姜夔。他们以白石词

与清真词比较，对前者的艺术特点与成就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与重新的肯定。如郑文焯将白石

与清真相比较：

独石帚幽寒自逸，其所作一如其人之馨絜，无纤微身世之感，意绝荣落，终老江湖，故

所为词虽少逊清真之高浑，而超逸纯粹则过之，当时论者翕然无异词，且服其行谊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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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觼訆訑訛

高浑以清真为宗，超逸以白石为最，郑氏无疑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了。此后，周、姜并称广为清末

学人所接受和认同。宋育仁说：“南宋称清真、白石，世之公言，余亦未能易。”觼訆訒訛仇埰说：“清真起

而朴厚浑融，白石出而清刚疏宕。”觼訆訓訛可以说，借助于清真词的声望，晚清四大家等人将白石词

重新纳入典范词人的行列。

经过宋、元、明、清历代词学家的探索，晚清四大家等人对于清真词并未给出过多新解，他

们认同常州词派对于清真词的崇高评价。清末陈锐说：“大抵词自五季以降，以耆卿为先圣，美

成为先师。白石道人崛起南渡之余，明心见性，居然成佛成祖。而四明吴君特以其轶才，贯串百

氏，蔚为大宗，令人有观止之叹。”觼訆訔訛以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四大词人齐名，可谓晚清词学

界的一大景观。正是在早已成为典范的清真词的映衬下，吴文英、柳永等新的榜样以及姜夔这

位“失宠”的宗师才得以登上词学的神坛，成为晚清词学理论的重要成就，并为中国古代词学

史留下一抹灿烂的晚霞。

四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千年的词学史上，对清真词的非议和批评也不绝如缕。这些批评虽然

不是词学界的主流声音，但却反映出人们对清真词亦有否定甚至苛责的一面。

在宋代，词学家们对清真词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词情的俚俗。张炎说：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

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

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

浇风也。觼訆訕訛

清真词中不乏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词句，尤其是模拟歌妓声腔口吻的词句，有明显学柳

永的痕迹，于雅正为远，而于通俗为近。正是在此意义上，张炎认为美成词“意趣却不高远”觼訆訖訛。

宋末元初的邓牧说：“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觼訆託訛亦是对张炎之说的发挥。

在元代，虞集认为周邦彦虽然号称知音，但其“词气又不无卑弱之憾”觼訆記訛。而由宋入元的赵

文则以一种反思的姿态重新审视清真词。他说：

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声音之为世道邪？世道之为声音邪？有不自

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

可畏哉！觼訆訙訛

赵文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觼訆訚訛的观念出发，认为风靡天下的清真词乃是北宋亡国的征兆。元

人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但这显然已经不属于文学范畴内的批评了。

在明代，亦有批评清真词的声音，如《诗余图谱》的作者张綖云：

愚按美成词正为不能丽耳……今美成多取古人绮语，饾饤成篇，种种皆备，而飘洒之

清真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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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隽永之味，独其所少，如富室女，服饰虽盛，欠天然妩媚耳。觼計訑訛

张綖认为，清真词的“丽”乃是摭拾前人成句，雕缋成篇，缺乏一种自然的生气和情韵。这与王

世贞所批评的“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觼計訒訛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到了清代，词学流派蔚起，词学讨论激烈，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清真词提出非议。清代词学

家对清真词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其一，内容鄙亵，人品低下。曹溶直斥清真词“秽亵”觼計訓訛。魏际瑞说：“宋人如柳永、周邦彦辈，

填词鄙浊，有市井之气。”觼計訔訛皆认为周邦彦词内容尘下。

词品往往与人品相联系。有人认为周邦彦人品不高，故其词亦不足取。康熙间人吴秋在

《杕左堂集原序》中说：“夫周、柳乌知圣贤忠孝之大者邪？知之则不奉填词之敕，不入师师之床

下矣。”觼計訕訛吴秋认为周邦彦不过是薄行寡德之徒，其词难登大雅之堂。这种人品决定词品的观念

在王昶那里发挥到了极致，他说：

余尝谓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顺之，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

词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彦亦未免于此。觼計訖訛

与姜、张诸人放迹江湖的清高相比，供奉内廷的周邦彦无疑显得庸俗得多。由此，清真词也是

“庸俗不可耐”的。王昶的观点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陈文述《葛蓬山蕉梦词叙》引杨蓉裳之

言说：“人知诗品宜高，不知词更宜高；人知诗品宜洁，不知词更宜洁。北宋不若南宋，周、秦不

及姜、张，此中消息微茫，非会心人未易领取。”觼計託訛刘熙载也说：“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

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觼計記訛皆是以

周邦彦之人品来否定清真词之词品。

其二，风格柔媚少骨。吴骐说：“柳耆卿、周美成缠绵矣，而乏气势，情长而才短也。”觼計訙訛宋征

璧说：“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觼計訚訛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说周词“靡靡无足取”觼訉訑訛。可见他们

都认为清真词软媚有余，骨力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词学家在讥评周词的时候，往往将其与柳词混为一谈，一概而论。这

就使得清真词的“浑厚和雅”觼訉訒訛以及“软媚中有气魄”觼訉訓訛等特色被人们所忽略，这是有失公允的。

其三，修辞的铺排雕饰之弊。乾隆年间的朱依真在其《论词绝句》中说：“词场谁为斩荆榛，

只手难扶大雅轮。不独俳谐缠令体，铺张我亦厌清真。”觼訉訔訛在反对俚俗调笑之词的同时，还厌弃

清真词的铺排饾饤之习。稍晚于朱氏的杨希闵则说得更为激烈：

屯田、清真、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诸子，藉词藩身，他文翰一无可见。有委无源，故绣

缋字句，排比长调以自饰。觼訉訕訛

“他文翰一无可见”显然与周邦彦的情况不符，但所谓“绣绘字句，排比长调”，还是指出了清真

词的某些习气。晚清的李慈铭则从词史的高度批评了清真词的饾饤之弊，他说：

周叔子谓南宋骫骳之习，实清真开之，是则艺苑之公言，诚不能为乡曲讳也……清真

喜用滞字沓语，后进效之，遂成风俗。觼訉訖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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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家多学周邦彦，其饾饤雕缋之病，往往就是对清真词“滞字沓语”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进入民国之后，词学家们对清真词的态度产生了更为尖锐的分歧。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

们仍然视清真词为典范，而新派的词学家胡适、胡云翼等人则大力鼓吹白话词和民间词。作为

典雅的文人词的代表，清真词的影响日益衰落。其后，随着西方社会批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的引进，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清真词遭遇到了猛烈的批判。胡云翼编《宋词选》反映了这

一时期的主流词学观对周邦彦的评价：

周邦彦这些艺术技巧上的成就决不能掩盖他的作品内容的空虚、贫弱。他是宋徽宗

朝的供奉文人，在音律和文学上主要致力于粉饰政和、宣和间表面的繁荣景象，以满足统

治阶级和中上层市民声色上的需要。这就规定了他的词必然脱离现实、缺乏思想内容，必

然追求形式格律。觼訉託訛

当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重新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评价文学，“形式主义”、“格律派”等套在

清真词上的枷锁便会不攻自破。正如钱鸿瑛所说：“近数十年来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及某些文

章，由于周邦彦词作十分重视音律的谐美和语言的精炼，就贬之曰‘形式主义’、‘格律派’。这

是不懂音律对词的重要性且又不理解词的文学性的片面之论。”觼訉記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邦彦及其词重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清真词的艺术成就和地位

也得到了普遍认同。可以预见，清真词将会在词学史上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人陈匪石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

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觼訉訙訛清真词在词律、词法、词意等方面奄有众长，可谓词学领域

内“集大成”的经典，这是它在近千年的词学史上始终受到关注和推崇的根本原因。清真词并

非无人讥评，但重要的是，它总是能够与各个时期词学思想的主流相契合。纵观中国古代词学

史，我们会发现，历代词学家对于清真词的解读，往往带有那个时期词学思想的印记，同时又

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或是推波助澜，或是振衰起敝，成为推动词学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

力量。

① 刘肃：《片玉词序》，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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